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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小小说活个人就要活得踏实
张新平（新乡市） 老杨最近总感觉身体有些不适，

早上一起来就没劲儿，一天三顿饭都
不香，去了几次医院，医生都说没啥毛
病。这天早上，老杨又说浑身不舒服，
老伴儿劝他回乡下老家住一段时间。
老杨也想过这事，可他又有些担心。
父母还在时，每年都回老家几次，父母
去世后，两三年没回去了，乡亲们可能
都有些生分了，见面会不会尴尬？

老杨虽说几次打消了回老家的念
头，可终究还是想得慌。晚上给二弟
打了个电话。二弟说，这几年受疫情
影响，城里的活不好找了，村里在外打
工年纪大些的都回来了，乡亲们还念
叨着老杨也该回来看看了。老杨一
听，心就飞到了山沟沟里，后面弟弟又
说些啥，他也没心思听了。

第二天是周六，一大早，老杨就坐
上了回老家的大巴。他本可以开车，或
让儿子送他，可他就是想跟年轻时那样，
来去都坐公共汽车。现在的路修得是真
好，老杨还没坐过瘾，车就到了镇上。也
怪了，坐了这么远的车，老杨竟不感觉有
多累。离家还有3里路，老杨甩甩胳膊
腿，决定走着回村。到了村口，老杨又有
些犹豫了，心里还是没底儿。正纠结呢，
迎面走来了二大爷。二大爷偏着脑袋看
看老杨，愣怔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哦，是建庄回来了，稀客呀。”这一声叫，
让老杨更没底儿了。过去回家，乡亲们
见了都是简单的一句“老大回来了”。虽
没喊称呼，可听起来亲切。这次二大爷
见了，竟喊起了大名，还来句“稀客”。我
啥时在乡亲们眼里成了客了！想是这样
想，老杨还是赶紧上前握住二大爷的手，
亲切道：“咱爷俩啥时候生分到冒出稀客
这俩字！”二大爷没再吱声，咧嘴笑笑。
老杨忙从口袋里掏烟，手伸进了左口袋，
那里有包好烟，一闪念又换回到右口袋，
终于掏出了一根当地产的烟递了过去。
二大爷忙接过来。就这一递一接，俩人
都动了一番心思。老杨想的是，递根好
烟，怕二大爷说他烧包；递根孬烟，又怕
说他看不起人。二大爷想的是，你娃要
是递根土炮，我就接了；要是递根中华啥
的显摆，我就把旱烟袋递给你，看着你娃
抽一口。二大爷这一接烟，老杨心里又
添点信心，壮壮胆向村里走去。一路上，
遇到的乡亲像约好了似的，都道一声“稀
客”。虽然听着有些别扭，只要还打招呼
就行！老杨安慰着自己。

晚上在二弟家吃过晚饭，哥儿俩开
始唠嗑。弟弟说，这几年村里出去了不
少有出息的，再回到村里多少都摆上了
谱。你虽然这两年回来得少了些，但你
以前回来时，见人都是大爷大娘、大哥大
嫂叫着，大家都感觉你没咋变，现在还念
叨着你。不知道哥还记得上坡村的二蛋
玩的那次恶作剧不，大家现在说起来，还
笑得挺开怀。老杨说咋不记得，那还是
他在部队刚提了团长，回家探亲，小名叫

二蛋的堂弟拿出自己的旱烟袋，在身上
蹭了蹭，点了一袋递了过来，嘴上还带着
阴阴的笑。老杨多少有些恼火，也有些
尴尬，可他还是压住火，接了过来，送到
嘴边，还没吸一口，二蛋忙抢过去：“算了
哥，就是看你接不接，哪能真让你吸！”说
罢大家哈哈一笑，围得更紧了，笑谈起
来。听二弟提这茬子事，老杨又感动起
来：乡亲们还是很憨厚的。

第二天，老杨早早起了床。回到
老家睡得踏实，起床后还不觉累，跟着
二弟挨家挨户串门。二弟想得周到，
把前几年哥哥带回来的酒拎上，每家
两瓶。到了饭点，遇到谁家开饭了，就
随口吃点，反正农村现在也不缺那一
口。当然，东家添俩好菜也是少不了
的。天擦黑，哥俩才回到二弟家。

老杨在家住了一个礼拜，乡亲们
就开始打听他啥时候回省城。老杨以
为是乡亲们托他办啥事，可又没见谁
提这茬事，只好打马虎眼说再住两
天。这两天忽然上二弟家串门的乡亲
多了起来。来人都提着当地产的吃
的。现在网络发达了，农村人也学了
不少新词，大家又像约好了似的，来一
句“请老杨尝尝家乡的味道”。老杨想
着农村人不容易，一年忙到头就收那
点“稀罕物”，不好意思收。乡亲们可
不跟你客气：咋了，嫌少？再看看弟弟
在旁边使眼色，便都收了。

随后的几天，老杨天天瞅着那堆
“稀罕物”发笑。二弟说，弄几样尝尝
吧。老杨说，算了吧，家里有啥吃啥。
老杨的心思是，在家里吃啥都是家乡
的味道，把“稀罕物”带回省城还能多
吃一段家乡的味道。

吃了半月家乡的味道，老杨感觉身
体舒坦了，便想回省城那个家。启程的
那天，来了两个人，一个是二蛋的儿子，开
着车来的。下车就说，大伯，我来开车送
你，把那堆家乡的味道都带走。这孩子
像他爹，话虽调侃，可来送他是真的。另
一个是陈老憨。陈老憨是老杨的小学同
学，过去家里穷，50岁才娶了个寡妇，一
辈子都认老杨是恩人。那是20年前，老
杨回家探亲，见他日子过得紧巴，就送给
他500元钱。俩人几推几让，老陈最终红
着眼收下了，用这些钱开了家豆腐坊，慢
慢富了起来。这么多年，老杨一回来，老
陈必定端来一块热腾腾的豆腐看着老杨
吃下去，才笑嘻嘻地离开。那天，老陈又
从推车上切下一块热腾腾的豆腐，端给
老杨。尽管刚吃过早饭，老杨还是硬撑
着把豆腐吃了下去。老陈点点头，也不
土不洋地来了句“到底是家乡的味道”！

老杨带着一大堆家乡的味道回到
省城，隔三差五，弄点尝尝，竟吃了大
半年。这大半年，他身体的那种不适
感竟神奇地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老杨
对老伴儿说：“以后隔段时间，咱就回
去弄点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李加强（新乡市）

一次偶然机会，参加了朋友的一场
家宴。朋友的父亲端坐主位，作为客人
的我就被安排坐在他旁边。老人家虽
已年过七旬，但身板硬朗，说起话来底
气十足。我知道他早年在村里任过干
部，喜欢讲个直理，日常在村里又乐于
帮忙，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爱请他当老
董。常常一场事下来，他喉咙喊哑，眼
睛熬红，但乐此不疲。因此，他在村里
德高望重，很受村民爱戴，村民有事没
事都爱往他家跑，这又成全了十分健谈
的他，不闲、不闷，整天乐在其中。

老人不喜酒，但无拘无束的氛围，
让他的话闸子一下打开了，家长里短说
个不停，虽琐碎却有内涵，但大多内容
不是当今年轻人爱听的。因都是些陈
年往事的回忆，带有很多时代的烙印，
而我曾有一些经历，听着听着就听出了
味道：人活在世上就要讲究道义良心，
不能办亏心缺德事，否则人活得心里不
踏实。他说了几件事很能说明问题，也
凸显了他的个性和当时的历史特点。

老人讲了一件事，是状告作为村支
书的自家侄子的经过。当年，每家每户

的生活都比较艰难，甚至个别户还吃不
饱穿不暖，而侄子却是谁给他送个鸡蛋
送个小钱，他就给谁办事，给谁批宅基地
等，大队账目也从不公开，就他一人说了
算，村民对于这些不讲理的事，都是敢怒
而不敢言。老人知道后非常生气，找到
侄子仗义执言，当面指出他存在的问题，
不留情面地进行了严肃批评。可老人万
没想到，他的一片良苦用心，不但没有起
到作用，还被身为村支书的侄子怒怼他
多管闲事，拆他的台，摆家长架子。老人
气得浑身发抖，说，此处不说理，自有说
理处，一怒之下他进城告状。很快，上面
派人下来调查，件件属实，当即就把侄子
的村支书给免了，结果是全村人一片欢
呼。可他们两家人至今互不往来，见了
面犹如陌生人一样，互不搭言，由此，同
一个祖上的亲人结下了恩怨。有段时
间，侄子可能有些醒悟了，托人来说和，
老人表示不用中间人说和，作为小辈，春
节来家拜个年就完事了。但几年过去
了，侄子也没好意思来拜年。老人对此
很释然，他说，再亲再近也得讲理讲规
矩，不能因为是一家人就藏着掖着，那不

是真的对他好，是将他往火坑里推啊。
老人还说了一件事，我听着就满眼含

泪感动万分。老人有位朋友，可以说是以
命相许，肝胆相照。当年，老人一家同样
贫穷，妻子生病，孩子上学，家里拿不出
钱。正当他一筹莫展苦恼万分时，朋友得
知了这一情况，没过几天就送来了500元
钱，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天文数字啊，老人
至今说起来还哽咽难言，感动不已，为此，
他将此事当成家训传教后人。没想到的
是，几年后朋友因病去世，但之前他从没
向老人提过一次让还钱的事。得到消息
后，老人当即就情不自禁地失声痛哭起
来，他知道朋友家也不富裕，当年朋友送
的钱是卖了家中唯一全靠其劳动的骡子
钱啊！而朋友生了病，宁可自己再去借
钱，也从不向老人提让还钱的事。伤心万
分的老人立即放下手头的一切，四处筹钱，
连夜赶到朋友家，跪在朋友的棺材前嚎啕
大哭起来。当他将钱还给朋友妻子时，朋
友的妻子执意不要，说还钱的事他们一家
人连想都没有想过。当老人又得知朋友临
死时的棺材钱都是借来的时候，老人的心
都碎了。后来，这位朋友家遇到了一件麻

烦事，老人得知后，当即找到担任乡领导的
一位老同学请求帮忙，愿以跪谢恩。老同
学看到一向血性十足从不爱求人的老人如
此举动后，当即就感动得点头同意帮忙。

老人不爱喝酒，但爱摆酒摊，他说
这是为了广交朋友。有一次，有朋友光
临，老人连忙备酒上菜，喝得正起劲时，
酒却没了。这时候，老人也没钱再买酒
了，便让儿子去村里唯一的小卖铺赊
酒，儿子不去，说小卖铺门前挂着一块
牌子，上面写着“店小，亲朋好友概不赊
账”。老人说，去吧，就说是我的儿子。
儿子到了小卖铺后，很忐忑地自报家
门，老板爽快地就让他把酒拿走了。老
板还说，你爹很讲信义，我们放心。儿
子当时的印象特别深刻，牢记至今。老
人常说，一个人的诚信犹如生命一样珍
贵，没有啥都行，但不能没有诚信。干
啥事都是同样道理，要有原则，一定要
多干善事，要走正道。我一辈子活得心
里都很踏实，睡觉都很香甜。

一场偶遇的家宴，酒我没喝多少，
但老人讲的事情却让我深受触动，感慨
万分，我不由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

决定要回老家后，就给妈妈打个
电话，却是关机。一丝遗憾油然而生，
看来妈妈的烙油饼是吃不上了。给妈
妈打电话，想让她提前给我烙些油饼
吃。我从上学开始离开老家已有 30
年了，对童年和家乡的记忆，更多的是
妈妈的烙油饼。虽然在外也多次吃到
烙的油饼，但老感觉不过瘾，不是记忆
中的那种诱人味道。

爱吃烙油饼，自然与小时候的记忆
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我的童年是
在农村度过的，那时主食多是玉蜀黍面
窝窝。如果有变化，就是加些白萝卜
丝、胡萝卜丝，或者柳絮、榆钱、槐花，当
然，也有面条棵、水萝卜棵、马齿苋菜等
野菜，甚至是槐树叶、油菜叶。那时每
每放学，我到家后的第一个动作一定是
踩在凳子上，伸手扒进悬挂在房梁上的
馍篮里。当然，这时就有花卷馍了，是
白面与红薯面或玉米面卷起来的，一层
一层，有油、盐和葱花点缀其间，吃起来
感觉很香。当然，我吃时总是用手将花
卷一层一层揭开吃，特别惬意。偶尔能
吃上纯白面蒸的咸卷，就超享受了。当
然，每到节气或是春节，就可以大饱口
福了。但我最希望吃到的还是烙油
饼。这一般是没有馒头了，妈妈就用烙
油饼来应急。妈妈在烙油饼，我们在一
边吃着饭，感觉特别过瘾。油饼刚刚出
锅，比较烫手，但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有时候两只手来回倒腾着，或者每次塞
进嘴之前先吹吹气；有时候吃得比较
急，塞进嘴后还很烫，倒吸凉气，那感觉
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享受，那么过瘾。
每次妈妈烙油饼，我都吃得感觉撑撑
的，真有点没出息。

如果是下雨天，妈妈就早早准备
和面，将面和好后盖上一块湿笼布，说
是饧面。开始烙前，妈妈用大擀面杖
将面团压成薄薄的面片，再将已混合
好的葱花均匀地铺满，之后将面片卷
成长长的一条，将其拽成拳头大小，摆
满案板。这时，就让我去烧地锅。锅
热后，用油勺放进一些油，一般是大
油。妈妈说用大油烙的饼比较软和，

吃起来口感更好。开始烙时，妈妈用
小擀面杖将面团压得薄薄的、圆圆的，
用小擀面杖挑着平铺进热油锅内，均
匀地刷上一层油。稍停片刻，用锅铲
顺着面饼边猛地翻过来。中间翻两
次，让油饼两面均衡受热。差不多时，
用锅铲将油饼对折，再对折，倒扣一会
儿。妈妈说怕油饼边沿稍厚受热不
足。出锅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撕一
块，很烫手，猛地丢进嘴里，哈哧哈哧
地吐着气，勇敢地嚼两口，就吞进肚里
了，软软的，很香，棒极了。油饼刚出
锅时吃是最好的，一凉就味道不足了。

成家后，妻子也知道我爱吃烙油
饼，买了电饼铛，做出来的却不是记忆
中的味道。早饭或晚饭，我有时在街
上吃，油饼是必不可少的。虽然远不
及记忆中的味道，但有聊胜无。

开车一个小时到家，一进屋，钻进
鼻子的就是烙油饼的香味。屋内方桌
上放有一盆，盆上盖一笼布，还冒着热
气，看来是刚刚烙好的。我有点纳闷，
妈妈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后来才明白，
是二哥昨天给妈妈说我可能要回来。

还像小时候一样，我掀开盖着的
笼布，来不及洗手就去撕冒着热气的
油饼。还有点烫，放进嘴里，记忆中的
味道又回来了。妈妈看着我狼吞虎咽
的样子，一脸的笑意。风卷残云，一大
张油饼就进肚里了。饱饱的，还有点
胀胀的。我知道不能再吃了。妈妈笑
着说，把剩下的都带走，回去再吃吧。

妈妈烙的油饼好吃，外焦内嫩，一
层一层的，每次我都吃得饱饱的。

妈妈烙的油饼好吃，多了分关爱，
多了分牵挂。我每次品起来，也都是
温暖的。

人之一生，或多或少总会结交一些
朋友。然而，在众多不同类型的朋友中，
能够称得上良师益友者，则极其少见。
在我所结交的不同层次朋友中，司清云
先生不仅堪称良师益友，而且相交甚笃，
历久弥新，珍贵无比，令我终生难忘。

我与司清云先生相识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1978 年 8 月，我从解放军第二
炮兵部队转业回到故土新乡。当时，司
清云先生在市委宣传部新闻科主管工
作，后又在新乡广播电台、《尊老爱幼》报
社担任领导职务，而我回到地方之后则
先后在新乡市针织厂、新飞集团等大型
企业负责宣传工作。由于工作和职业爱
好的缘故，从最初与司清云先生相识，一
直到他离休的40多年间，我们的联系不
仅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友谊

愈加深厚。
遥想当年，新乡市的纺织工业特别

繁荣发达，曾以“纺织城”著称，闻名全
国。当时，新乡市针织厂属于国家大型
企业，自然也就引起司清云先生的高度
关注和重视，他把针织厂的通讯报道工
作作为重点来抓，经常同我进行交流和
沟通，并给了我许多指导性的建议和帮
助。如此一来，我所采写的有关新乡市
针织厂的很多消息、长篇通讯等新闻稿
件，自然也受到了司清云先生的青睐和
赏识。在他的指导和推荐下，新乡市针
织厂每年都有数篇新闻稿件见诸《中国
纺织报》《河南日报》等新闻媒体。由于
通讯报道工作的成绩较为突出，我也多
次被评为通讯报道工作先进分子，受到
市委宣传部的表彰和奖励。

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
初期，市委宣传部当年也从全市有关企
业和部门抽调了一批有写作特长的“笔
杆子”，根据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提纲，
有选择性地做好“命题作文”。由于司清
云先生担任市委写作班子的具体联络人
和召集人，为此，我与新乡市教育界的王
中华老师、张帆老师等也都在写作班子
成员之列。当时我们接受《河南日报》理
论处“命题作文”的题目是《解读解放思
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辨证关系》。
我们将文章写好后，在司清云先生的审
阅、联系和安排下，以显著位置发表在
1979年5月24日《河南日报》的理论专版
上，为新乡市争得了荣誉。

自此以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合作的机会也愈加频繁。《河南日报》理

论专版《小论丛》专栏上发表的一篇题
目叫做《话“比”》的思想杂谈，就是我与
司清云先生共同署名撰写的，我与司清
云先生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

去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司清云先生
在他撰写的《一生无悔》刚出版的第一
时间里打电话通知我去取书。于是我
怀着急切渴望的心情欣然前往。投桃
报李，礼尚往来，取书时我还特意将自
己出版的乡土诗歌集《报之以歌》作为
回馈。老友相见，谈笑风生，交流甚欢。

司清云先生长我整整20岁，我们应
该属于忘年交。回忆我与司清云先生交
往的一些往事，愈加理解鲁迅先生当年
写给瞿秋白先生的那副对联的深刻内
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
视之。”愿与先生之谊相伴此生。

2024年的日历已经
翻完

岁末的一缕炊烟
将游子的思念
缠绕成生活中的圆

过往的四季
消瘦着苍老的容颜
故乡的风景
在我的眼眸里晕染

成温情的港湾

背 着 装 满 牵 挂 的

行囊
奔 向 日 思 夜 想 的

故园
敞开的门扉
有熟悉的呼唤

一碗热气腾腾的牛
肉拉面

慰藉了漂泊异乡的
孤单

一盏温柔的灯火啊
收留了游子满身的

疲倦

卫河夜色 黄建峰 摄

牧野奇珍借一隅，为看华夏史遗珠。
关公势合青铜艳，鸮鸟形彰白玉姝。
七彩丛中余室小，三千界内使心孤。
峥嵘欲问尘年事，远古姗姗向我呼。

老家的砖瓦窑在村西北地，那里有
条河，我们叫它北大河。就在河的南北
两岸，分别坐落着三座土窑。往西边一
箭之地，两座窑在北岸上，南北一条线，
相隔不过百米，挨河沿的叫老磨窑，离河
远的叫石灰窑。这里要叙说的，是东面
南岸的砖瓦窑，这件事就直接和它有关。

那时砖窑场做砖瓦还没有机制的，都
是纯手工制作。砖瓦用量大用途广，有师
傅专门制作。砖是脱的，瓦是轮的。做砖
的模具是特制的木匣子，长长的，窄窄的，
不深也不浅。这匣子制作也精巧，又光又
平整，从中间一分为二，一次就可以脱出两
块砖坯子。而制瓦的工艺就稍显复杂，和
好的泥被一张特制的弓拉开，薄薄的一条
长片子，被制瓦人迅及脱起来，贴扶在同样
是木制的滚筒上，随着拍板在泥片上打击，
滚筒旋转，上下两端被削去边角废料，泥水
翻飞间，只听吱一声响，光滑平整的泥片上
即刻现出4道竖线。泥瓦制成了，又被迅
及提走，成排状摆放在窑场上。这大概是
专业匠人的活计，这项活计轮番上演，日积
月累，很快窑场上就堆积起小山似的砖
瓦。但这并不是砖瓦的全部，还有一些瓦
房檐边镶嵌的勾檐、滴水等。这些用材虽
量小，制作却并不省心，加之本小利薄而不
被砖瓦匠们看中，窑主只能找零工来做。

我不清楚窑主是找上我们的，还是

奶奶自己找上门的。只记得那是一年
秋天，学校一放秋假，奶奶就带上我来
谋这份营生，说是要为新学期挣一笔学
费。当时学费10元，放在一般家庭可能
不算啥，可对我家来说就不是个小数
目。那时我家穷，刚和伯父一大家人分
家，我和奶奶、叔叔 3 人另过，就叔叔一
个劳力挣工分养家，困境可想而知。

奶奶就是这时发现这个挣钱门路
的。一个秋天的早晨，她带上我一溜风
似地沿着深秋的小路，七拐八绕来到河
岸边被原野包围的砖窑场。

窑主是个精壮的汉子。他上前打
量了我们祖孙两眼，尔后就盯着我。那
一刻我觉得漫长得有半个世纪。我看
出他目光里的异样，嘴角向两边拽扯时
一笑，透出轻蔑。他看着奶奶说，他能
干啥活？别把活做坏了。

我自小就对人的鄙视敏感，而窑主
哪里知道一个残缺少年要命的自尊，又
哪里会顾及一个卑微少年的感受。他
也许这样说话惯了，却刺激了我，我扔
下一句脏话：我不干这个兔孙活。我还
看不上这烂脏活，遂一扭身走人。

我陡然又反常的举动一下子把窑
主弄蒙了，他全然不会想到，刚才随口
的一句话却换来这般结果，脸色一会儿
赤一会儿白，抓耳挠腮，抠鼻抹嘴，真是

难堪得要死。
奶奶显然受惊了，料不到我会来这

一出，唤我：“回来，你赶快给我回来！”
奶奶的呼唤声疼爱中透出威严，就

像是她抛向我的一根无形的绳索，一下
子缚住了我，不得不乖乖回来。可我哽
咽不已，泪水从眼眶溢出，爬过脸颊。

奶奶赶忙上前抚摸我的头，撩起衣
角为我擦拭满脸的泪花，宠溺地劝慰
我：“别哭，有奶奶在哩，怕啥？”

我对这爱太陌生，一时间竟忘了闪
躲。她的手温暖柔软，几乎不像一个老
人的手。

安慰好我，奶奶对站在一旁的窑主
说：“孙子从小落下病根，够他受了，你
不能再低看他，往他伤口上撒盐。”

奶奶的话生冷如铁，又夹棍带棒，
一定是把窑主砸疼了，也砸醒了。面对
奶奶劈头盖脸没深没浅的话，他居然没
有恼，反而卑恭又拘谨地给我们道歉，
并答应从此窑场上制作勾檐、滴水的活
都归俺干，还私下为我们在原来每个 8
厘的基础上加了1厘的工钱。

窑主如此开恩，反倒使我们难为
情。他绝不会想到，不经意间说出的一
句话，却付出了如此代价，而我们却为
他由此而生发的善念而感动起来，因这
感动又变得自责不安起来。

奶奶突然间神情庄严起来，目光如
炬凝视着我，那目光里也有了咄咄逼人
的气势。她以特别严厉的口气对我说：

“你要长本事。”
我说：“我知道。”

“你得有成色。”
“是。”
“你要有志气骨气。”
“我懂。”
“你要争气，不光为我，为你叔，为

我们全家，还要为你死去的爹。”
“奶奶，我记住了！”我一下子升髙

八度的嗓门，把奶奶震住了，我看见她
皱纹密布的脸上漾起一丝笑意。

她右手抬起来，指着一摞摞成形的
泥坯砖瓦，语气更显平缓：“它们原本是
土呢，加水成了泥，经过加工成了有形
的砖瓦，再经火烧，就能成器，上房越脊
中大用哩。”

我一听就明白了奶奶的良苦用心，一
下子释然开来，不再记恨窑主。我看着奶
奶的背影越走越远，消失在窑的那边。那
里，一行高大的杨树在秋风里唱歌，一河
秋水在秋阳下也荡起粼粼秋波；更远处，
太行山成了一幅水墨画。极目无尽的秋
野，让我豁然开朗，双目如秋水般澄碧明
净。原野在呼唤——人不要愁惨憋囊地
活，要似这青砖灰瓦，从泥土里涅槃重生。

良师益友 青云之交
——回忆我与司清云先生交往的故事

李连印（新乡市）

岁月华章岁月华章

游平原博物院
张含田（新乡市）

老家的砖瓦窑
王保银（辉县市）

往事如歌往事如歌

亲情低诉亲情低诉
妈妈的烙油饼

秦保树（新乡市）


